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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梁

一大早，单位通知我跟同事
王伟去开会，我便赶紧给王伟打
电话。谁知，匆忙之中，我竟拨
通了高中同学王伟的电话。

“王伟”这个名字太普遍，
好像大家的周围都有几个叫
王伟的。我的高中同学王伟
当年学习非常好，也经常帮助
我，我们俩很要好。后来，他因
工作去了国外，我们联系渐渐
少了，少到一年两年也不联系
一回。于是，王伟成了我“电话
本里的朋友”。很多昔日的朋
友都是如此，如今只是电话本
里一个沉睡的号码。

这次我误打了同学王伟

的电话，接通的瞬间，他就听
出了我的声音。听得出来，他
很是惊喜，说：“国梁，真没想
到你会给我打电话，我很开
心！”我略有些尴尬，但他的声
音让我一下子回到了高中时
代，所以就没有告诉他我打错
了电话，而是将错就错说了
句：“王伟，上次同学聚会，大
家都提到你，你都有好几年没
回来了！今年能回来吗？我
们好好聚聚。”王伟听了我的
话，语气都有些激动了，说：

“谢谢同学们的牵挂！今天你
给我打电话，我特别激动！你
知道吗，尤其是在异国他乡，
听到熟悉的乡音，眼泪都快出
来了。今天我的心情肯定会

特别好！”我也有些激动地说：
“王伟，你的性格一点都没变，
容易感动，特别重情重义。我
仿佛又看见高中时的你了。”
王伟爽朗一笑说：“我也觉得
我没变，觉得自己还是孩子似
的，有时都忘了自己已经这么
大岁数了……”

我和王伟聊了一会儿，互
留微信后挂断了电话。那天，
我感觉有种莫名的喜悦和温
暖充溢心间，就像一件宝物失
而复得一般，我相信王伟也是
如此。我们一起走过了青春
岁月，留下了那么多难忘的回
忆，怎能不激动？

可是，这些美好的记忆，因
为我们的忽略，快要随着时光

的流逝淡漠不见了。曾经亲密
的同窗好友，走着走着就散了，
成了躺在电话本里的一个个冷
冰冰的号码。我明白，如果不
联系，我亲爱的同学，连同那份
美好的青春记忆，就永远沉落
到岁月的底层了，或许从此不
会被翻动，永久沉寂。可美好
的记忆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
一部分，如果连这些都弄丢了，
我们的生命还剩什么？人生匆
匆，虚名浮利不过是过眼烟
云。生命中最真切温厚的，是
珍贵的情谊。等到我们年老的
时候，回首往事，那些经过的
人、路过的风景都会成为最亲
切的怀恋。珍贵的情谊，是人
生最大的财富。

很多时候，步履匆匆的我
们竟忘记了这个道理。每天
忙着各种打拼和奔波，以为我
们的脚步可以抵达任何远方，
看遍所有风景。忙着忙着，恍
然明白，世界再大，远方再远，
属于我们的仅仅是很小的一部
分。朋友也是一样，这个世界
人再多，与我们情意相投的也
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可那些与
我们一同经历过风雨的朋友
呢？竟然成了电话本里沉睡的
号码，这真是世上最悲哀的事。

你的电话本里还沉睡着谁
的号码？往事如风，吹动心的
涟漪。在某一个风起的日子，
不如拨通那些已略显陌生的号
码，把沉睡的记忆唤醒吧……

唤醒电话本里沉睡的号码
闲思随笔

■残 墨

黑油山很远，远在西域，
远在几亿年前；黑油山很近，
近在眼前，近在脚下。

茫茫戈壁，无水源、无植
物、无飞鸟、无人烟，满目萧
索。因有了数眼汩汩油泉，遂
成为举世无二的神奇宝地。

黑油山地处准噶尔盆地
西北边缘，东临魔鬼城，西接
玛纳斯河小拐绿洲，背倚成吉
思汗山，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克拉玛依市中心有两公里多
路程，是中国石油的发祥地。

黑油山下，我举目四望，
难以置信，哪里有什么巍峨高
耸入云之黑油山？收入视野
中的是茫茫戈壁荒原。这实
在令人错愕，与想象的落差太
大了，我顿时陷入了迷茫。再
仔细搜寻，原来黑油山其貌不
扬，是一个突兀于茫茫戈壁，
只有十多米高，面积不过数百
平方米的天然石油沥青丘。

看上去，简直就是一个不能称
之为山的荒凉之地。

沿木质台阶往上走二三
十步，我看见一油池，不时地
冒着油气泡，油色锃亮能照出
人影，使人惊诧不已。再前行
数步，上山顶，黑油山一览无
余——整个山丘显黑色，没有
任何植物，寸草不生，地表凹
凸不平，大面积呈干燥状。然
而，一种惊人的景观出现在我
眼前，黑油山顶方圆竟然散
布着大大小小十余个油池，
在汩汩冒着原油。山上多处
油泉形成众多小油沼，不断
涌出油泡，其景象酷似泥火
山之涌泉。油泉不停地冒着
黑色的稠油，油顺着小山坡
向下流淌，形成一条条曲折交
错的细小黑油溪，默默地不知
流淌了多少个世纪。它没有
泉水叮咚的鸣响，但它有着另
一番深沉神秘的魅力；它像一
首无字的歌，从地心传出，漫
溢至芸芸众生心间；它更像是

一首书写了亿万年的史诗，记
载了天地之厚大，迸发出蓬勃
能量，给世界带来新的绿洲、
新的光明。

据说，这座黑色的沥青山
丘以及它地下埋藏的石油已
经沉睡上亿年了，是世界罕
见的三叠系石油露头。遥想
两亿多年前，这里的确有一
座山因地壳运动而沉入地
下。时光荏苒，山体上逐渐
形成三叠系、侏罗系的新底
层，无数生物生存、死亡，被
埋入地下后形成了石油。直
到八千万年前的燕山地壳运
动使沉入地下的山丘因地壳
挤压再次拱起，并将三叠系
和侏罗系的地层推出了地
表。蕴含在三叠系、侏罗系
地层中的石油资源也顺着岩
石裂隙涌出了地面。石油中
轻质部分挥发，剩下稠液同沙
土凝结堆成此黑色沥青丘。

“克拉玛依”在维吾尔语中意
为“黑油”，故这个天然石油沥

青丘被称为黑油山，这也是克
拉玛依城市名的由来。

黑油山冒出来的黑油呈
粘稠状，色泽黝黑，油质为珍
贵的低凝原油。根据地质学
家们预测，早在两亿年前，黑
油山就已经开始溢油了。《魏
书·西域传》里有“流地数十
里”的记载；《新疆图志》《清明
续文献通考》等书中都记载了
这里的出油情况：“青石峡，其
中多石油。”“青石峡之黑油山
……现有九泉，以山顶一泉为
最大，油旺时每日可取二百数
十斤。”清末，汉文文献中把黑
油山及其附近的地区称为青
石峡。

由于黑油山周围环境恶
劣，荒凉无人烟，千百年来并
不被人们重视。直到新中国
成立前，一位叫赛巴木巴依的
维吾尔族牧羊老人第一次扣
响了黑油山的大门。他在牧
羊时偶然到了黑油山，见黑油
山丘顶整日整夜都在冒着黑
色粘稠的液体，却不知是何
物，觉得十分奇怪，便取了一
点液体、挖了一块黑色固体
（沥青）带回家。他惊奇地发
现液体可以点灯，固体可以烧
火做饭。自此，他便在黑油山
旁搭了一个窝棚，在集油洼地
捞取原油，骑着毛驴往返于乌
苏与黑油山之间，用黑色的原
油换取生活用品。渐渐地，一
些当地人知道了，便欣喜地去
黑油山取回原油点灯照明。

上世纪50年代，一支地质
勘察队途经戈壁滩，巧遇赛巴
木巴依老人。闲聊间，老人说
了黑油山上冒液体的怪事。
勘察队员闻言恳求老人带他
们去看看。谁知不看则已，一
看却有了重大发现，那黑色的
液体竟是冒出的原油！真是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
工夫。那时新中国刚成立，国
家处于贫油状态，就连北京公

交车的车顶上都有个黑胶皮
的大气囊，那是煤气包，汽车
不烧油，烧煤气包。眼前，原
油从地下汩汩地冒出来，地质
勘查人员非常激动，他们情不
自禁地把牧羊老人高高举起
向空中抛去又接住，狂喜得流
出了热泪。随后经过勘探，很
快发现了这块储藏极为丰富
的大油田。

接着，一群坚强的石油工
人带着最忠诚的心，来到这里
安营扎寨。他们点燃篝火，面
对茫茫戈壁，发出了“安下心、
扎下根、不出油、不死心”的铿
锵誓言。当时，生产生活条件
极为艰苦，最好的“住房”是
地窖，但很多工人连地窖都
住不上，就连帐篷也十分有
限，只能露宿在戈壁滩上。
每人每天只分一脸盆水，早
晨刷牙又洗脸，晚上擦身又
洗脚；洗完脚，将水沉淀一下
又洗衣服。黑油山天气变化
无常，经常是狂风怒吼、飞沙
走石，砂石疯狂地敲打着地
窖门、拼命地扑打着帐篷，帐
篷随时都可能被掀翻，真是
天昏地暗。而他们并不畏
惧，笑傲戈壁、大漠、风沙，与
天斗、与地斗，不分白天黑
夜，不停钻、不停工。1955年
10月 29日，黑油山一号井完
钻出油，标志着新中国第一
个大油田——克拉玛依油田
的诞生，揭开了新疆石油工
业大发展的序幕，助力解决
新中国石油资源紧缺的现实
问题。克拉玛依油田原油产
量年年增长，起初年产量只有
几十万吨，如今已超千万吨。

黑油山虽然其貌不扬，没
有一点山的样子，但它却是大
自然多种元素联手打造的神
奇产物，有着最大的能量，喷
涌出最宝贵的溶液造福人
类。它是一个永恒的奇迹，散
发出黑色的、耀眼的光芒。

城市印象

苍茫而耀眼的黑油山苍茫而耀眼的黑油山

吴海明摄


